
www.whb.cn

2024年4月15日 星期一 7笔会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谢娟 whbhb@whb.cn

陆正伟

孙华娟

﹃
文
汇
笔
会
﹄

微
信
公
众
号

“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时序里的南朝恋歌

1982年末，我转业到市文联，被临时

安排帮助编“文革”大事记和其他杂事。

说是文联牵头，实际是在搞作协“大事

记”。作协在十年动乱中属“重灾区”，老

作家几乎都先后靠边，无一幸免。刚开

始，我看到巴金、叶以群、孔罗荪、吴强、

王西彦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可想其

受难也就越多。

1 在编年过程中，我对已奉调

至京任职的文艺评论家罗荪先

生有了最初的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

初，在哈尔滨邮局工作的罗荪创作了长

篇小说《新坟》《暗》，继而创建了文学团

体“蓓蕾社”。哈尔滨沦陷后，他辗转武

汉、重庆、南京，与冯乃超等合作创办了

《战斗旬刊》，还担任《文学月报》主编。

这一时期，他与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任职的巴金相识。所以，1954年2月从

南京市文联副主席调上海作协任秘书

长时，作协主席巴金见是多年不见的罗

荪来当作协的“管家”，很是高兴。他与

夫人萧珊邀请靳以、陶肃琼夫妇在淮海

路上的天鹅阁西餐馆为罗荪夫妇接风

洗尘。这顿情意浓浓的西餐，使罗荪夫

妇俩相隔四十年后仍然感念。我与徐

钤赴京看望罗荪时，他的夫人周玉屏还

给我们说起这餐饭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两度奔

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出席各种会议及

出国访问，常不沾家，只能凭借鸿雁传

书互通信息。我无论在给巴老读《家书

——巴金、萧珊书信集》时，还是在“全

集”日记卷里，看到罗荪的名字都最多，

还看到巴金给萧珊的信里常说“有事找

罗荪商量”的附言。1960年末，巴金带

着创作计划到家乡成都小住。不久，他

就接到萧珊来信，说巴金的继母被查出

肝癌，而且是晚期。为了让巴金的创作

不受影响，她在信中说：党和人民对你

的期望很高，希望你这次能写出长篇

来，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跟罗荪商量

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见《家书》373页

1960年10月28日给巴金信）。从老太

太入院治疗，到逝世后料理后事，罗荪

都协助巴金家人，全程参与。当时正逢

三年困难时期，罗荪与统战部长陈同生

一起为巴金的继母选墓地、挑棺木、立

墓碑，甚至连运送建材的车辆等琐碎小

事，他俩也过问、解决。巴金的亲属们

对此非常满意。萧珊在给巴金的信中

写道：“这次事情陈同生和罗荪都帮了

我不少忙，尤其是精神上给了我不少支

持，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他们都再三要

我向你致意，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按

时完成创作任务。”（见《家书》377页

1960年11月2日给巴金信）

巴金在成都的四个月中完成了短篇

小说《李大海》《军长的心》及十多万字的

中篇小说《三同志》。《三同志》这部小说

是他继1946年创作《寒夜》后完成的唯

一一部中篇小说。初稿写成后，巴金感

到此作缺乏情节，几次大幅度修改后仍

不满意。他只把它给萧珊看过，她读后

看法与他一样，巴金便把它搁置一旁了。

1977年，作协恢复，准备创刊《上海

文艺》（《上海文学》前身），罗荪向巴老组

稿，建议从《三同志》中抽几章发表。经

岁月的沉淀，巴老对此作心灰意冷，决心

丢开这个废品，重新创作了短篇小说《杨

林同志》在《上海文艺》发表。后来，他把

《三同志》收入“全集”是为吸取教训而立

此存照的。在《巴金全集》第20卷中的

《三同志》篇名前，巴老特为读者写下了

检讨式的话：

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
失败了。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九〇年一月八日
我在《家书》中看到，巴金在成都患

感冒了还熬夜写作。萧珊得知巴金感冒

后，托人捎去了保暖的棉裤，罗荪寄去了

全国粮票。由于这时忙于各种社交活

动，把创作当“任务”来完成，写出的作品

连自己也懒得读。为了不让别人重蹈自

己的覆辙，巴老曾为作家赵丽宏题写“写

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

两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还跟其他青年作家

多次说过。

我是在一帧“劫后的笑声”照片上

把罗荪的名字和他的“真容”对上号

的。1977年12月，罗荪与巴老、柯灵、

王西彦、张乐平、师陀、李济生相聚在启

封不久的巴老书房里。大家为巴金的

小说《家》再版喜笑颜开，预感到文艺的

春天已不远了……

2 1978年2月，中国作协调罗

荪去北京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

《文艺报》主编。赴任前，诗人辛笛在绿

杨邨酒家宴请巴老、小林并为罗荪夫妇

饯行。

巴金在京走访朋友时，看到沈从文

的住房局促逼仄，屋里连写字桌都没有，

夫妇俩只能轮流使用一张小茶桌。他在

给罗荪到京上任后的第二封信中就提

出：“我将为三家的房子奋斗，即沈从文、

汝龙、丽尼夫人许严三家，希望您和荒

煤、沙汀帮忙。落实政策嘛，有什么不

好？为什么这样困难？”“现在做事情总

是拖，总是推，我们就总是催吧。”（见

1979年2月10日给罗荪的信）罗荪了解

巴老急切的心情，他努力地奔走。当巴

老听说沈从文后来换了宽敞的住处，不

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里散步，他

为老朋友高兴。

巴老每次到北京，总会抽时间同罗

荪一道看望老友或其遗孀。就拿1981

年赴京开会期间来说，他俩到丰富胡同

看望老舍夫人胡絜青，又登门拜访了叶

圣陶先生等，还出席了在和平门烤鸭店

祝贺郑振铎夫人八十寿宴的活动。回上

海后，巴老给罗荪的信中写道：“在京见

面多次，虽然谈得不多，但很高兴。”

同年4月20日，巴老在中国作协主

席团扩大会议上被公推为中国作协主席

团代理主席（后在第三届理事会二次会

议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这样，罗

荪与巴老再度牵手，又成了工作上的“好

搭档”。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老晚

年的一大心愿，罗荪也是巴老最早告诉

这设想的友人之一。他在给罗荪的信

中说：“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

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

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

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作

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

了。”（见1981年1月21日给罗荪的信）

同年10月，成立建馆筹备委员会，罗

荪任主任委员。我读了在此期间巴老给

罗荪的24封信，其中有11封是围绕中国

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而展开的。经过几年

的奔波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

1985年1月5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首

任馆长为杨犁，巴老和罗荪为名誉馆长。

3月25日开馆典礼上，老舍之子、副馆长

舒乙说，巴老坐在那儿，二话不说就掏口

袋，把一包刚拿到的稿费连钢镚儿都掏了

出来，全交给了文学馆。我曾听那天参会

人士介绍说此事是有的，但其中也有“老

北京”说话时的“艺术夸张”味。

2019年7月，小林在微信群转来一

封1990年巴老给杨犁的“长信”。我欲

从《巴金全集》“书信卷”中求证，结果发

现这封信失收。巴老在信中写道：

杨犁同志：
上月廿八日来信早已收到，只是因

为最近手又不听指挥，写字仿佛参加一

场战斗，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几天才回
信，而且只能写短短的一页。关于文学
馆，您讲得对。但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
愿意在旁边呐喊助威。我不是领导，也
不是工作人员，但只要对文学馆的存在
和发展有用，我愿奉献我最后的力量。
不论它由作协领导，或档案馆领导，只要
它能存在、能发展，我都同意，你们考虑
问题，不要管我。我没意见，我不是资本
家，也不是侨商，我捐赠的三十几万人民
币都是个人稿费收入，我关心我国文学
事业的前途，我爱这个事业，我相信您也
爱这个事业。别的不用多讲了。我再讲
一次，今后我仍愿意为文学馆出力，也不
干扰文学馆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

这封沉寂了近三十年的信，不是杨

犁之子杨葵从微信传友人，还难以见天

日呢。巴老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主动提

出捐献自己的稿费，但有言在先——他

对罗荪说：“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

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请不要对外

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

是了。”（见1982年3月16日给罗荪的

信）这大概是杨犁生前一直把这封信“雪

藏”的原因吧。

3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的第

二年，罗荪因患小脑萎缩症，记

忆逐渐衰退而少言寡语。巴老得知后

在信中说：“有时想起你们，急得不得

了，恨不得马上见面。”他期盼罗荪的病

逐渐好转起来。

1994年4月，《讲真话——把心交给

读者》大型摄影图片展即将在北京图书

馆开幕，我与徐钤作为工作人员前去布

展。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得知后，把我

俩叫到房间，托我们去探望病中的冰心、

曹禺和罗荪。到京后，我俩由中国作协

的吴殿熙陪伴到罗荪家，进门看到周玉

屏手捧几天前从“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

会”上领来的《巴金全集》，正读着“书信

卷”中巴老给罗荪的信，欲帮他把失去的

记忆重新找回来。而此时，罗荪目光呆

滞，脸无表情端坐着，小阳春的天气，他

腿上还盖着毯子。这和十多年前与巴

老、徐迟、小林访法时照片上笑容满面的

他简直判若两人！

周玉屏见我们都站在罗荪面前，她

便对罗荪说：“巴老身体也不好，还让上

海作协的同志来看我们。你还不赶紧给

巴老捎几句话。”见罗荪没反应，她又说

道：“‘文革’时，巴金挨斗，你陪斗。现在

生活好了，你却病倒了。等你病好了，我

们一起回上海去吧。”她还说起和巴金、

靳以两家亲戚般的关系，三位女主人中

数萧珊最有才华，既能写还会翻译……

房间内，除周玉屏说话外，大家屏气

等待着罗荪开口说话。可是，他双唇紧

闭，一言不发……

回杭州后，我们把在京走访的情况

讲给巴老听。然后又把录像放给他看。

播放时虽然穿插着冰心和曹禺诙谐幽

默的镜头，但当巴金看到罗荪病成这样

时，他双眉紧锁。没料到，仅过了十多

天，与罗荪朝夕相伴的周玉屏突患疾病，

离他而去。这对于罗荪的生活，无疑是

雪上加霜。

同年10月，罗荪回到上海，女儿孔

祥丽负责照料。巴老知道后对小林说，

他要去看罗荪。几天后，巴老坐在寓所

花园小道上晒太阳。我上前告诉他：

“孔祥丽准备礼拜天用轮椅推罗荪来

看你。”他听后马上说：“还是我去看他。”

中午，小林从单位回到家，他即对小林

说：“我下午要去罗荪家。”毕竟已是91

岁的老人了，还要出门会朋友，我为此捏

了把汗。

午后，我们陪着巴老驱车到罗荪家

楼下，又抬着轮椅上的巴老上楼。巴老

下了轮椅，拄着拐杖走进房间。我见罗

荪脸朝外默然坐着。巴老泪花在眼里滚

动，气喘吁吁地上前握住罗荪的手哽咽

着说：“罗荪……你回来啦。”我能听出他

是尽力提着嗓音的。这时，罗荪微微抬

头，看着巴老，含泪说了声：“你好！”孔祥

丽抓住时机，紧接着问：“认得吗？”罗荪

说：“认得。”随后，巴老问：“吃饭好吗？”

“北京也很少出去吧？”还有其他问候的

话，但再没听到罗荪的回答。巴老坐在

罗荪旁，一直握住他的手。虽然，罗荪只

说出几个最简单的字，但对失言失忆多

年的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场

的人如见铁树开花般兴奋，都感到友情

的力量太神奇了……

二十多天后，巴老与罗荪同住华东

医院，而且病区相隔不远，但对行动困

难的老人来说隔楼如隔山。每次我从

东13楼罗荪的病房回到巴老的房间，把

所见的情况告诉巴金时，他都很要听。

一次，巴老突然问：“小陆，罗荪最近怎

么样？”我如实告诉：“有一段时间没去

了，我马上就去。”我知道再过几天，巴

老要到杭州去养病了，他放心不下身患

重症的罗荪。

1996年6月26日，罗荪终于摆脱了

十年沉疴的折磨，带着巴老的友情走

了。在罗荪病中，巴老曾为《罗荪纪念

册》亲笔题词：

我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
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绝不放下我的
笔。我要写，直到最后的一息。我的燃
烧的心会烧成灰烬，可是我的爱和恨不
会消失，它们要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巴金 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写在手发抖、笔不听指挥的时候。

燃烧自己，温暖别人。巴老如是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写于2023.11.1

——记巴金与罗荪的点滴往事

1962年，（坐者从左往右）罗荪、刘白羽、秦怡、

中岛健藏（日本友人）、阳翰笙、巴金合影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

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南朝清商小乐府轻便好读，大多五

言四句，《乐府诗集》里收了五百来篇，

整个读下来也花不了多久，其中主体集

中在吴声和西曲两块。这些短篇乐歌

内容很多集中在写相思爱恋方面，情辞

新切，古艳斑斓，出自佚名作者的居多，

而且因为是配合新声的伎乐歌辞，跟通

常读到的文人诗歌风格感觉不大一样，

很容易给初读者以新奇鲜明的印象。

吴声歌曲中著名的如《子夜歌》，所

说最早创自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当然

后来陆续加入后人的作品，主要还是情

歌，有的相当可喜：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
膝上，何处不可怜。

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
意曲，侬亦吐芳词。

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
不一应，有何比松柏。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
日心，朝东暮还西。

第一首描述了瀑发如云的女子在

情人面前的妩媚，第二首是明月下的嬉

游唱和，后两首则是嗔怨口吻，埋怨对

方不答理自己，或者以自己像北极星一

样不动摇的真心，反衬对方的心思如同

太阳朝东暮西。当时语言中常把情人

称作“欢”，自称多曰“侬”，也带来不一

样的阅读感受，如同亲见市井小儿女的

亲昵情态。吴声中还有不少别的组歌，

像《欢闻变歌》《读曲歌》等。总之，吴歌

主题是相思爱恋，衬以易逝的青春与人

生，欢乐少而哀情多，常常呈现出绮丽

又忧伤的情调。

有些歌曲是对歌的形式，像以下两

首《欢闻变歌》：

金瓦九重墙，玉壁珊瑚柱。中夜来
相寻，唤欢闻不顾。

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婆尚
未眠，肝心如推橹。

第一首是男子埋怨对方高墙深户，

自己晚上去找她，她却不答理自己。第

二首就是女子的答词，说你来得太早了，

光天白日的，爹妈都还没睡呢，你这时候

来真是叫我心里动荡。这两首一来一

去，活画出约会瞒人耳目的情侣声口。

类似的表现如《诗经 ·郑风 ·将仲子》《西

厢记》中的逾垣攀墙，还有《晋书》中韩寿

和贾午的私会（《西厢记》可能受此影

响），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为见朱丽叶不

惜翻阳台，与此也如出一辙，都代表了爱

情中冲破父母的管束、跨过种种障碍。

有意思的是，湖北至今还流传一首民歌，

跟这两首《欢闻变歌》异曲同工：

白天喊你你不来，半夜三更来打岩
（“岩”读若?i，石头的意思，跟后面的

“柴”押韵）。爹妈问我么事响，屋后老
树掉枯柴。

女子埋怨对方白天不来半夜来，爹

妈听到动静，问这女子什么声音，女子

说只是屋后老树的枯枝掉下来了。这

就像把前两首五言四句小诗的内容浓

缩到同一篇七言歌谣当中了，而都具有

幽默和喜剧意味。

如果只有单纯的恋歌，阅读者也可

能很快觉得单调，从初始的新奇转觉厌

倦。而从《子夜歌》来的《子夜四时歌》

则既有情歌爱恋，又加入了四季物候和

山水，让单纯的情歌呈现更多的华彩，

丰富、新异，不单调。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
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春歌》）

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
叶下，浮瓜沉朱李。（《子夜夏歌》）

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
霜雪，梧子解千年。（《子夜秋歌》）

春天的歌写得好看不意外，因为春

天本身就是诗篇。《夏歌》就很新鲜，写

到炎热盛暑季节，傍晚在树荫下把瓜果

湃在井水里取其凉意，这个微细的场景

中有恋人的身影，但并不着意去渲染恋

情本身，像一幅夏日明艳的风俗画，比

单纯的恋歌丰富和耐读。《秋歌》选取的

物候是桐花，但不知是梧桐还是泡桐，

后者春末开花，前者夏末秋初开花，十

月结籽，那么应该是指梧桐。桐花可

怜，可怜即可爱。“梧子”谐“吾子”，是对

对方的尊称。谐音是南朝乐府常用的

技巧和手段，这在后世的很多民歌中也

还很常见，六朝乐府中多用谐音双关是

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王运熙先生对此作

过深入研究。总之，由头上的桐花而及

梧子，希望梧子长在枝头，联想及于对

方——“梧（吾）子”，既有季节风物，也

仍属于恋歌，并且有巧妙新异的效果。

《子夜四时歌》里有关冬天节令的

歌谣常常十分特别。

《冬歌》中有的直接取用前人成句，

如“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何必丝

与竹，山水有清音”，这首是截取西晋左

思《招隐诗》的句子。有的完全写冰雪

之景，不涉情艳：“寒云浮天凝，积雪冰

川波。连山结玉岩，修庭振琼柯。”这跟

晋代以后山水审美的兴起分不开。这

也使得四时歌较为丰富多态，不只局限

于恋爱歌谣。

冬天似乎不容易产生情诗，但关于

冬季的恋歌一旦出现，往往特别美妙。

涂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若不信
侬时，但看雪上迹。（《子夜冬歌》）
“涂”即途，指道路。因为下雪，

道路上少有行人，自己冲寒冒雪前往

相寻。如果你不相信我，请看我雪地

上的足印。这是歌者向情人表白心

思。17世纪藏族诗人、六世达赖仓央嘉

措（一译仓洋嘉错）有一首情诗，写的是

类似情景：夜里去会情人/早晨落了雪

了/保不保密都一样/脚印已留在雪

上。（《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

编》第323页，另参222、282-283、298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汉译有不

同版本，此为王沂暖译本，是将三首不

同的诗捏合成为一首，成为更精炼的

表达，后人的译法大多据此而来。据

说此诗背后真有其本事，仓央冒雪去

见情人，雪地却把他的踪迹泄露给了

政敌。仓央诗就像不羁的宣告，对他

而言，戒律与爱情的矛盾也正如雪地

上足印一样无所隐遁。译者可能熟悉

前引这首《子夜冬歌》，不过原歌是要用

脚印向情人证明和剖白心迹，与仓央此

诗有所不同。

另一首和雪有关的《子夜冬歌》也

甚为生新别致：

朔风洒霰雨，绿池莲水结。愿欢攘
皓腕，共弄初落雪。

北风洒下雪籽，莲花池水也冻结

了，但愿你撸起袖子，露出雪白的手腕，

我们一起去玩这冬天的第一场雪吧。

冬天的第一场雪总是令人欣喜，尤其对

年轻人来说。雪把平时天天看熟了的

场景改换模样，好像可以带来另一个时

空，而时空的改换经常是浪漫的缘起，

不在此时，不在此地，只要一场雪就可

以做到，恋人们对之期待已久。这首小

诗可能是男子的口吻，因为“皓腕”常常

用来形容女子，这里的“欢”是称呼这位

女子的。一起去初雪中戏耍吧，男子发

出的这个邀约看起来相当打动人心，流

露了一种少年心性。听说韩国至今还

有类似的民俗，每年下第一场雪的时

候，情人们会一起去玩雪。但把恋人们

期待初雪说成某个民族特有的风俗，可

能又太拘泥了一点，这应该是一种普遍

的人情。雪当然带来了视觉与触觉的

浪漫新奇，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对它

的欢迎可能主要缘于对“冬令”的迎接，

雪就是冬令明白无误的宣言。

除了雪景，《子夜冬歌》中也有温暖

静好的室内之景：

炭炉却夜寒，重抱坐叠褥。与郎对
华榻，弦歌秉（一作炳）兰烛。

炉中热烈的炭火抵挡了严寒，又坐

在层层叠叠的锦褥上，温暖惬意，“重

抱”一词意思并不清楚，可能是当时俗

语。后两句描绘情侣对坐在华丽的座

席上，在芳香明亮的灯烛下，一个弹起

乐器，一个唱起歌来。这里的“秉”有一

个重要的异文“炳”，“炳”指点燃，点起

灯烛，比执持灯烛（秉烛）要合理。总

之，这是一对真正的知音爱侣。后来宋

代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词上

片“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几句，其实隐隐化用了上面这首《冬

歌》，而下片“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

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

行”，显然所写是妓家场景，这是把《冬

歌》原本没有明言的东西挑明了，写到

题无剩意，但也损失了一点《冬歌》中的

含蓄之趣。我们也应注意，南朝的清商

曲辞中很多并非原生态的民歌，而是伎

乐歌辞，其中不少女主角是歌舞伎，乐

器、歌舞就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歌伎、乐户不仅知音识曲，而且本

身就有能力对采自民歌的作品进行改

编，或者自己创作。弦歌就是依琴瑟而

歌，这首《子夜冬歌》中所表现的弦歌场

景，与儒家所说弦歌中常包含的礼乐教

化之意没有关系，他们所演的乐应该就

是当时流行曲调，是俗乐。这也是歌伎

们难得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写入作品

的例子，冬夜在温暖的室内以音乐惺惺

相惜，也是恋人们神往的情形和境界。

好诗不过近人情，像这样去写真实的、

切近的，常能引动人的普遍共鸣，并被

记住和传诵。

《子夜四时歌》托意于节候景物，

又非纯然比兴，含思宛转，相思爱恋之

意皆蕴于对物象的描摹中，所以丰富

而动人。

南朝乐府中关乎时序的也并不都

是短篇。南朝乐府中的名作、杂曲歌辞

《西洲曲》就长达32句，相当于八篇五言

四句的短诗。著作权归属虽然有争议，

但它通常还是被视为南朝作品。主题

是流动感很强的四季相思，每个季候里

都有女子看似不起眼的最细微的动作

与近乎无动作的动作，开门出门，低头

抬头，置莲，上楼，垂手，卷帘 · · · · · ·从

细小的动作里去表达她微妙的情绪。

而各个季节的物候，无论春之梅、夏之

伯劳、秋之莲、深秋鸿雁，既标志她外在

的细小行动，也与她含蓄深切的心情有

关，同时串起流动的季节。从体式来

说，《西洲曲》同时串连起四季时序和情

艳歌谣，其中对《四时歌》的熔铸是很明

显的。从对后代作品的影响来说，无论

主题、情调还是写法上，《西洲曲》都对

《春江花月夜》有开启之功，不过，《春江

花月夜》不是四季恋歌，单写春季的相

思，就像《子夜春歌》一样。


